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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電視近日推出全新軍事節目《馬鼎盛講軍事》，有20幾年媒體經驗的
馬鼎盛，見證了香港人在回歸前後不斷提升的國家意識，將策劃的重點放
在時事分析和通識教育、國防教育上，「對軍隊來說，是常備不懈，居安
思危，對國民來說，是忘戰必危。」今年62歲的馬鼎盛，穿 洗舊的polo
衫、休閒長褲和沙灘涼鞋，斜靠在家中的棕色皮長沙發上，表情嚴肅。
為了說明香港人對軍事戰爭問題的興趣，他舉了幾個例子，一是90年的

海灣戰爭，也是他的軍事分析才能初露頭角。「我當時認為，經過沙漠風
暴的轟炸，37天後的地面戰爭基本沒得打，但當時中外很多軍事專家都不
這麼看。結果一打起來，100小時就結束了地面戰鬥，和我估計的差不
多。」然後是1996年的台海危機，中國內地和台灣在香港打傳媒戰。「打
導彈的那一兩天，每天接受10幾個傳媒的採訪。」馬鼎盛延續至今的軍事
專欄，便從那時開始，堅持每天見報。「還有97回歸，大雨傾盆之夜，解
放軍進駐香港，1999年國慶50周年大閱兵，都對香港人的觸動很大。」

從常識看軍事
常有本地商業機構請他授課，關心軍事局勢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他更喜

歡給少數的高端人士講國際戰略，享受來自各個領域的觀念碰撞。「不管
是經商還是從政、搞文化，到了哲學高度道理都是相通的。」
他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是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

生。選擇歷史，「因為馬克思說過，我所知道的社會科學只有一個，就是
歷史。學歷史要有科學的態度，透過對過去的文字記載、實物等尋找真
相，這個訓練對我後來搞新聞和軍事幫助很大，都是憑事實說話。」對軍
事發生興趣，對他來說，是環境使然，中國近現代史幾乎由各類大小戰爭
組成，對戰爭的了解成為進入和研究歷史的手段；而他個人的成長過程，
也令他對軍事環境毫不陌生。

馬鼎盛出生香港，父親是粵劇大師馬師曾，母親是開創粵劇「紅腔」唱
法的紅線女。新中國成立，父母回廣州支援粵劇事業，他被送到北京念小
學和中學。文革期間他下放到東莞農村4年，之後在山區又當了6年的工
人，文鬥武鬥加上十年的教育缺失，他身上有磨滅不掉的時代傷痕。「在
消息封閉的年代，最大的痛苦是不知道個人和國家前途何在。作為小知識
分子，就會去考究。八卦再嚴肅一點，就是研究了。」
他對現今社會人心浮躁深有感觸，無事實依據的判斷和表態，背後的謊

言和引起的誤會甚至衝突，在他看來，都是缺乏常識造成的失智。「比如
制導炸彈和導彈的區別，大部分人我想都不清楚。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南
斯拉夫大使館，很多媒體直到今天都說是導彈打的。從第一天看新聞我就
說，錯了，畫面上的彈痕是從五層樓頂幾乎垂直打到地下室。導彈的彈道
不是這樣的，只有制導炸彈是垂直落下。」
「就算是軍方高層也可以搞錯。比如之前美國和韓國的航空母艦要進入

黃海演習。我們的一位上將當即表態說不可以，但我馬上指出，說這句話
並沒有法律依據。黃海是公海，如果他們在靠近韓國的海域，甚至是韓國
的領海，你就無權干涉。這是會給對方攻擊的一個疏漏。」
他也要感謝大學對獨立思考精神的鼓勵，那是秉承了國學大家陳寅恪求

真的治學風格，並保持了文人士大夫立言、立德、立行的純真年代。他記
得念大二時，因寫出一篇批判洪秀全的作業，被老師判不及格。「傳統標
準都是說洪秀全對，楊秀清錯，但我說兩個人能力怎麼樣，打仗就比出來
了。戰爭時期，作戰第一，楊秀清會打仗，他想把洪秀全幹掉是合理的，
對整個太平天國有好處。」事情鬧到副系主任那裡，系主任對他說，我不
同意你的觀點，但會給你及格，因為你有自己的思考。後來不僅勸說了那
位執分老師，更鼓勵馬鼎盛投稿。1978年，史學界權威期刊《歷史研究》
的「未定稿」刊登了馬鼎盛的文章，他用人生第一筆稿費54塊錢買了一套

「昂貴」的8大冊《中國歷史地圖集》，花了他53塊。

對軍事外交不要天真
進入傳媒界是盲打誤撞，之前他在廣東省社科院研究近現代軍事史，辭

職前的身份是講師級的助理研究員。1989年他回到香港，報紙的工他上手
快，不久便趕上了海灣戰爭的發生，他的報道和評論奠定了在傳媒界的口
碑。他的資料來源，沒有私人爆料，都是公開的信息，靠的是歷史考據的
硬功夫。也因這個硬功夫，加上他的言論大膽，網上支持者眾。
他曾在一篇評論內地導演陸川的影片《南京！南京！》的博客中，對影

片從日本人的角度講述南京大屠殺提出異議，甚至提出應該拍一部講述美
國如何用原子彈摧毀日本抵抗意志的影片《廣島！廣島！》更振奮人心，
因此有網友稱他是「鷹派」。他忙擺擺手，「我不是鷹派，我一直是反戰
的。」他說，屠殺首都只是戰爭的一種心理戰術，「要是沒有原子彈，日
本也不會投降。當時就是這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作為中國人，不能老
停留在慘烈上，應該振奮國民心態，把激憤的鏡頭用在敵人怎麼失敗
上。」
「《硫黃島家書》把日本人拍得很好，但你不是日本人，你沒有辦法去愛

他，即便在和平時代做生意，也沒有選擇。」他隨即列舉幾個數據，「中
俄是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可是俄國寧可繞遠道把石油賣給日本也不賣給我
們，每年出口到中國的不到1千萬噸，中國每年需要2億噸，俄羅斯年出口
是3億噸。這些數字就說明了那些高層外交把酒言歡都是假的，數字就是事
實。」「軍隊的職責就是打仗，本身一定要強硬。至於講和平、協作，那是
經貿和文化部分的職責。」
他不在乎因此會吸引更多「憤青」粉絲，「我只是要告訴大家，在軍事

外交上不要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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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諾給作家阿城的舊文集《常識與通識》再

版寫序，說常識永遠與意識形態背道而馳，並

有 後者所沒有的長期優勢，「那就是它的開

放性特質，容受一切，無懼錯誤、不足和矛

盾，並允許修改。」在香港資深軍事評論員馬

鼎盛身上，這種常識的「無懼性」表現得特別

明顯。

歷史學研究出身，未參過軍，未上過戰場，

卻總在第一時間發現並指出各國軍方發言人的

常識性錯誤。他也是堅定的中國的反航母派，

認為數百億元投入與其效益不成正比。

他寫專欄、上電視、作講座，媒體覆蓋面

廣，粉絲的背景廣雜，有退伍軍人、大學生，

也有企業高管、地產大亨，男女老少，軍方、

民間通吃。

「第一我實事求是，我不是軍人，講的不專

業敬請原諒。自己不懂的有權說不知道。第

二，我是站在老百姓和反戰的立場上，有了這

兩點，我就比較有底氣。」他喜歡單刀直入，

沒功夫寒暄，帶京腔的普通話，講起軍事，字

字鏗鏘。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馬鼎盛（右）與姐姐（左）紅虹為母親紅線女獻花。 ■實事求是和民間立場讓馬鼎盛說話有底氣。 ■馬鼎盛（右）以民間軍事評論員自居。

《馬鼎盛講軍事》於7月10日起，逢星期日晚上10:00於亞洲電視本港台及亞洲台同步播出

軍識和常識

余小妍是由三聯書店和新鴻基地產合辦的第三屆「年輕
作家創作比賽」散文組的獲獎者。她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
寫成的《如果我沒有紅斑狼瘡症》，長達8萬多字，是她從
16歲發病後，對劇變生活的觀察和記錄。和一般的「病中
日記」不同，正值青春的她，把這個年齡應該有的好奇、
躁動和探索都毫不掩飾的述說了出來，當生命的勃發遇上
突如其來的疾病，小妍竟然表現出超出於常人的寬容心和
幽默感。
「其實一開始只是寫給自己看的，並沒有想到出書，剛

好就碰到了這個比賽的機會。」
文如其人，見到小妍，長長垂垂的直髮讓她看上去安

靜、乖巧，但她時常掩不住嘴的笑意，一下子掃走了初次
交談的尷尬。她的部分手指甲因為健康的關係而呈現出灰
紫，脖頸的皮膚隱約呈現分散開去的玫瑰色印記。可是她
的聲音的平靜，使得她比同齡人多了幾分早熟。
小妍是以第三人稱開始她的家庭故事的。寫她和孖生妹

妹的出世，寫父親後來對全家的背棄，本應撼動一個普通
人家「屋瓦」的各種變故和意外，在她冷靜而客觀的敘述
裡，濾掉了世俗的糾結和無奈，有漫畫人物的筆法。「我
周圍的親人、朋友說話都是這麼搞笑的。」小妍笑 說。

當年因為為媽媽一句「鞭策」的話，她全力以赴備戰高
考，後來成功被香港大學社工系錄取，是她對自己鬥志的
證明。但也因為考試的壓力過大，她一考完隨即病倒，各
種併發症一湧而出，甚至曾一度被送進深切治療部躺了13
天。一進大學就需要休學一年。

對父親的寬容
她對醫院早就習以為常，和來探她的同學和朋友把病房

看成娛樂的空間。問她可曾有過恐懼或者感到不公的時
刻，意外地，她說沒有。「怎樣生活都要過下去，反而我
因為我現在的所有、我的家人和朋友而感到很知足。也因
為有了生病的經歷，我不會去想自己還沒有什麼。」
小妍在書裡特別寫了自己失職的父親，怎樣從小時的仰

慕到被要求仇恨，再到主動和父親冰釋前嫌，前幾年她開
始重新喚他「爸爸」。「他開始聽了還很驚訝。」後來父親
另自組了家庭，「其實也許那對他來說才是幸福的生活，
他的新太太對他非常照顧，看到這些，心裡也是為他高興
的。」
小妍喜歡看書，那是陪伴她度過漫長治療期的心靈慰

藉。「甚麼都讀，魯迅、李碧華，很雜的！」她舉例道。

有時骨頭痛起來，她會視之為一種
比賽，「我一定要贏它！」為了減
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她曾幫人做補
習貼補家用，念大學後，經濟已經
獨立，這不是每位健康的大學生都
能做到的事情。直到畢業後找到了
工作，開始有穩定的收入，全家才
有機會出外旅遊。「去台灣的時
候，我還要趕書稿，早上7點半起床
在旅館房間寫，邊寫邊淚流滿面，
被其間醒來的妹妹見到，還罵我神經病！」她回憶起這些
來，充滿甜蜜。
現在她身體情況比較穩定，除了走路需要小心，也慢慢

學會調整心態。「我現在的視網膜有些退化，需要借助特
殊的鏡片。有時被周圍的同事看到，他們會很驚訝，問我
是不是老花，我不想解釋太多，就會說是啊是啊。」她頑
皮的說。
社工的工作給她帶來滿足感，至於寫作，她說也會繼

續。「但你知道當作家在香港搵不到食啦！」
文、攝：梁小島

馬鼎盛

余小妍 一邊感恩，一邊「賽跑」


